柳人权与争取女权运动
殷安如
柳人权是柳亚子于1902年为自己取的名。当时，他读了卢梭的《民约论》，欣赏他提出的“天赋人权”的学说，雅慕其人，就更名人权，并以亚洲的“卢梭”自命，更字亚卢。
辛亥革命前的柳人权，就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。他不仅昌言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，还竭力反对封建主义、宗法观念对女同胞的压迫，大声疾呼地鼓吹女权和解放妇女。这里，根据我见到的有关资料，作一鳞半爪的介绍，以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和这位女权的倡导者。

柳人权认为，当时中国的女同胞比男同胞还多受一重压迫，就是封建的礼教。1903年，他在《放歌》一首中愤慨地揭露道：“女权痛零落，女界遭厄殃。邪说起何人？抑挟分阴阳。无才便是德，忍令群雌盲。服从供玩好，谬种流无疆。明明平等权，剥削无尽藏。会稽首刻石，罪魁仇秦皇。变本复加厉，蠢尔南朝唐。刖刑施无辜，岸狱盈闺房。同胞二百兆，心死热血凉。钗愁与鬟病，漫漫长夜长。”这是一幅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，中国弱女子无独立的人格，无人身自由的真实写照。他在《放歌》的最后，寄希望于中国的卢梭与斯宾塞，能够伸张公理，昌言民权，领导女界，废除“毒人”的“纲与常”。
这一时期，柳人权不遗余力地宣传争取女权，从可以见到的材料看，有：《题犹太爱国女令罗情传》（1904年《杭州白话报》，题曰：《儿女英雄》），新剧《松陵新儿女传奇》（1904年《女子世界》），《哀女界》（1904年《女子世界》第9期），《黎里不缠足会缘起》（代）（1904年2月），《白莲，为赵冕黄题扇》（1905年，歌颂白莲军女首领齐王氏），《论女界之前途》（1905年，《女子世界》第二年第1期）,《革命与女权》(1906年,《复报》第6期），《神州女报》叙（代）（1907年，《磨剑室文集》手稿），《吊鉴湖秋女士》（1907年《磨剑室诗集初集》）等等。现将其中的《松陵新女儿传奇》及《黎里不缠足会缘起》（代）摘介如下：

《松陵新女儿传奇》，是柳人权试编的一个新剧，剧中唯有一个女角，如独脚戏。台词除道白外，用“浪淘少”等词牌编成曲调供唱。这里，摘录几段唱词供欣赏：

“高唱自由歌，巾帼卢梭，回天难挽鲁阳戈。”

“思我中华老大帝国，积数千年专制淫威，迂墟谬论，把国民的天赋权利，自由性质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”

“我待要山河破碎，把祖国新造。”

“不如抖擞精神，实力运动，广开女智，收回女权，女权一昌，国势自盛，也不怕长蛇封豕的政府，雄狮猛鹫的强邻了。”

柳人权在剧本中痛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，猛烈抨击清王朝对外屈服于列强，对内极力维护专制统治，将女同胞束缚于封建礼教桎梏之中的种种行径。他呼吁社会重视女子的作用，倡导女权，并希望女同胞快快觉醒起来，树立爱国思想，冲破封建樊笼，打开礼教枷锁，和男同胞一同起来革命，推翻腐朽的清王朝，建立共和的新国家。
《黎里不缠足会缘起》（代），是柳人权为该会的发起人，黎里女子学校的创办人倪寿芝写的一则启事。全文照录如下：

《黎里不缠足会缘起》（代）

（1904年2月）

西哲有言：“十九世纪民族时代，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？”信斯言也，则何以处我中国？中国须眉男子，屈伏于千重压制之下，不知权利义务为何物，奴隶之名，称于大地。而我巾帼社会，复为男子所奴视，重文罗网，历数千年不能冲决，日愈趋而愈下。吾尝推测其原因，则缠足为之伥矣。缠足之习，滥觞于南唐，而弊极于今日。家桎户梏，鬼气淫淫。朽腐以为神奇，苦楚以为欢乐。既鞠育之，复戕贼之；愈亲爱之，愈束缚之。使我二万万聪秀婉丽之同胞，于青梅竹马之年华，必经此无量数宛转呼号、骨折肉溃之一阶级。怒则困之鞭棰之下，喜则玩之股掌之上。我可怜之同胞，亦且久而忘其丑，忍其痛，争妍斗媚以为美观，蚩蚩蠢蠢，喁喁累累，乐于俎，颂于牢，歌于槛，庆于罗。母训其女，姊劝其妹，一若以缠足为我同胞一生莫大之义务，莫大之荣誉，虽九死一生，终不敢稍动其抗力。
夫矫揉造作而以为美，以在花木鸟兽，不自由之动物，容或有之。我至尊至贵、神圣不可侵犯之同胞，奈何不自爱惜，以供人玩好为得计耶？且血肉崩溃，则容颜憔悴；步履艰难，则行止倾侧。我不知所谓美观者又乌在也？生理学者有言曰：人类者兽类之进化也，进化愈早者，足愈大而发达愈强。今我同胞之嗜好，乃反是焉，而崇拜此蹄迹时代之旧影，诚不可思议之怪现象矣。浇风陋俗，习与性成，有不为是者，则群议而哗之，几几乎不可列于金闺绣阁之林。汲狂泉而饮，举国皆狂，遂以不狂为狂。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，而呼有齿为犬类者。我同胞其狂耶，其野蛮耶？夫既戕贼之，束缚之矣，则其体魄必孱弱，其灵魂必腐败。坐是则蔽聪塞明，造成无教育之恶名誉，演出不自由之陋人格；坐是而遏绝禁锢，筐箧以外无思想，帷房以外无事业；坐是而实行无才是德之邪说；坐是而簧鼓三从七出之恶谚；坐是而永为双料奴隶，三重奴隶，以污我皇汉民族之社会。鸣呼！女子者国民之母也。今沦胥堕落，至于斯极，又安望其诞育佳儿，以光辉我历史哉？傅萼纱德夫人有言：“女权不昌之国，其邻于亡也近。”今我同胞，尚不能保全其肢体，而摧残削弱之，遑论权利？我国民之覆宗绝祀，万劫不复，我女子其罪魁矣，而乌可不自思也！
海通以来，欧美文明窈窕之花，将移植于中国。弥勒约翰、斯宾塞之学说，汽船满载，掠太平洋而东。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，相与驱逐而图之。女界文明，稍稍启矣。而乡曲固陋，囿于见闻，左顾右盼，莫敢先发。鄙人不佞，窃愿为拥彗之资，因有不缠足会之组织。开通风气，请自隗始。知我罪我，皆歼不顾。我桑梓姊妹，不惠然肯来者乎？请相为扬榷言之。粗拟章程十则列左：

一、宗旨  开通女界，铲除恶习。

二、会所  设于吴江县黎里镇汝家桥东民主求我蒙塾。

三、会员  青年女士表同情于本会者，请将籍贯、住址、年龄、姓氏开示，作为本会会员。

四、义务  种种有益女界之事，与不缠足相缘起者，本会会员当尽力助其组织。

五、开会  女会会员以时齐集会所，开茶话会及恳亲会，或讨论学术，或提议治事，以收交换知识、结合团体之功效。

六、选举  本会设会长一人，由会员投票公举，以为全体表率。

七、经济  本会会员不纳普通捐款，凡经济上问题皆由发起人担任。

八、名誉  会员入会后，当互相砥砺，以为女界表率，不得损坏本会名誉。

九、方法  欲知放足之法及靴鞋样者，请至本会所问取。远处来函当速奉复，以广风气。

十、宣布  本会成立以后，当摄影登报，宣各海内，借作纪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癸初冬月吴江女士倪寿芝慕欧谨启

（《女子世界》第三期，一九○四年二月一日出版）

柳人权这篇启事，以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观念，对女子的压迫、歧视、摧残、奴役，以及造成的女子无社会、家庭地位，体制孱弱、愚昧无知等等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，希望女同胞充分认识缠足的种种危害，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，冲破一切罗网，紧跟时代潮流，争做开通社会风气的一代新女性。

柳人权不仅为争取女权大声呐喊，而且还先从自己家庭做起。当他写这篇启事之前，社会上尚盛行女子缠足的恶习。他的母亲也不能免俗，为她9岁的二女儿平权缠了足。1903年，柳人权从上海爱国学社读书回来，见到二妹缠了足，就动员母亲为二妹放脚。她母亲见他前发垂眉，后发披肩，远看好像个女子，知道他到了上海以后已散去了辫子，不再剃头了，看上去很不顺眼，就说：“你要我给你二妹放脚，你先得剃头。”柳人权暗忖这个条件倒不好答应，但又想到将来要送二妹去苏州读书，这双脚就一定要放。至于答应母亲剃头，不妨权宜之计，因为肚里已经盘算好了,明年将去同里自治学社读书,则那时剃不剃头之权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于是，他就签应了母亲的条件，解决了二妹平权放脚的问题。其实他的母亲也是聪明人，各地成立“天足会”、“不缠足会”，她早有所闻，还听说缠了足的姑娘找不着女婿呢！现在，儿子给了她台阶，她就乐得顺水推舟依允了。这可算是柳人权倡导女权的一个小小插曲吧！

